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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勇个展 
 
展期： 2022.8.27 - 9.23 

地点：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总部空间（北京市顺义区金航东路 3 号院 B5 号楼）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将于 8 月 27 日下午 4 点在北京总部空间，推出艺术家尤勇的同名个展，展出艺术家自 2010 年以
来创作的人物、风景、静物等精选作品约 70 件。 
 
 
习得与创造 
——关于尤勇的绘画 
 
汪民安 
 
一个年轻画家一直浸泡在欧洲悠久的绘画传统中，而将自己和形形色色的当代绘画潮流保持着距离，这看起来有点不合时宜；但在另一个意义上，
这也需要勇气，或者说，也需要自信。与很多年轻的艺术家相反，尤勇相信这个包括古典写实主义和塞尚，梵高以来的现代主义的绘画传统仍旧有
生命力（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现代主义也已经是一种死掉的传统了）。或者说，他真的热爱和熟悉这个漫长的既连贯也充满异质性的传统，他能
体会到这个传统的跨时空的魔力，以至于他好像不愿彻底放弃其中的任何一种风格。这样，他在这个伟大的宽泛传统的不同风格中反复地训练和
习得，以至于他在冷静的古典写实主义和热情的梵高式的现代主义之间，在逼真的描摹（他经常去美术馆临摹原作）和充满激情地自由涂绘之间徘
徊。我们当然可以说尤勇还没有最后定型（他还年轻），他还在摸索，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徘徊，这种摸索，正是这种特殊的训练和习
得构成了他的风格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通过自己独特的训练和习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即时性感受。训练和习得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方式，也
是一种创作方式。而人们总是把训练和创造区分开来，好像只有经过充分的训练后才可能成熟进而进行创造。但是，尤勇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这反
复的训练和习得本身就是他的创造。这种训练和习得不是通向成熟的过程，而就是成熟本身，就是创造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在古
典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徘徊不是他的不定型，而正是他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形成就是将训练习得同眼下的偶然场景结合起来，就像将对委拉斯凯兹的习得和一张关于陈丹青画模特的题材结合起来画一张画一样。
就像将梵高的《吃土豆的人》改造成《打麻将的年轻人》一样。这是明显的习得过程，但也是他独自的创造过程。实际上，这样的习得和创造有一
种恰如其分的结合。我会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创造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对待经典的方式——人们有各自处理经典绘画的方式。《宫娥》有一个漫
长的被处理和重绘的传统（毕加索和达利都非常激进地对待它），而尤勇还是将它看做是伟大的经典，他要将他的创造植根于对这种经典的训练之
上。这种方式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同时暴露了习得和创造这两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它同时遮蔽了这两者：绘画中有明显的训练和习得的要素存
在——那些肖像画就像是训练之作，就像是写生练习之作，但反过来，这些肖像人物如此地自然，如此生动，如此地活灵活现，哪怕他们经常出现
的凝重的眼神和脸庞也让他们显得活灵活现——他们好像是在自发地显现，好像没有痕迹地显现，好像就该如此地显现，以至于你忘却了绘画的
技术，以至于这种刻苦的绘画训练了无痕迹，哪怕那些笔触如此醒目。也就是说，尤勇的这类作品能够奇特地让人唤起一种特殊经验：你既可以在
这些画中看到绘画技艺的训练；但当你看到这些人脸的时候，你又忘却了这是一种训练。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肖像画，其中的许多
作品都是要反复地抹去曾经的训练要素——它们肆无忌惮，大胆变形或者通向抽象；而相反的情况是，另一些作品只看到了训练的要素技术，而没
有看到人的目光，灵魂和内在性。尤勇的意义在于，他同时保留了这二者，保留了这看上去难以相融的二者。他的作品表明，一种学院派的绘画训
练并不是不能和当代生活相结合。一种训练过的技术并不一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向空洞的程式化，相反，尤勇的肖像人物通常充满了隐蔽的激
情：沉默，冷峻，凝重，不苟言笑，似乎心事重重。他们身份迥异，形形色色，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快乐。在尤勇的画中，似乎所有的人
既不快乐也不放松。除了这些纯粹的单幅肖像画，那些在室内的多人肖像，那些双人肖像，即便他们共同生活，即便他们在一起，即便处在休息状
态，他们也不快乐和放松。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尤勇在画这些人物和背景的同时，总是非常强调特殊的绘画语法和技巧，比如光和暗影的对照，空
间的局部删削以及小画上面显赫的笔触等等。这仍旧是尤勇从传统中的习得部分。 
 
如果说这些肖像画人物不快乐的话——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尤勇的一个通常感受，他的那张三十岁自画像显现的焦虑感令人印象深刻——而他的另
一件巨幅作品《写生海错图》中大量的鱼则谈不上快乐与否，尽管庄子肯定鱼会很快乐。这是一幅关于鱼的绘画。鱼在传统欧洲绘画中并不少见。
贝耶伦、委拉斯凯兹、夏尔丹、库尔贝等都有关于鱼的经典之作：一条鱼如何脱离水面展现自己最后的赤裸人生。但是，尤勇的这幅画不止如此，
它还是关于如何画一条鱼的记录。这是关于鱼和鱼之间的绘画竞赛，餐盘和餐盘之间的绘画竞赛，你也可以说是尤勇自己和自己的绘画竞赛，他在
一幅长达十米的巨幅画中画不同的盘中鱼，他让不同的鱼在不同的盘中展现，不同的鱼和不同的盘碗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容纳和空间关系。鱼的柔
软和灵活的造型是根据盘子而塑造出来的，鱼的形状——你也可以说——它的存在方式被这个盘子所改造。这幅画中的每张盘中鱼都是一张单独
的自主小画，它们横向地陈列和并置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对照。仿佛每一张画都不令人满意，以至于还要再画下一张类似主题的画；也仿佛每一张
画都很令人满意，以至于情不自禁还要继续画下一张类似主题的画；这是重复，但是是差异性的重复；这是差异，但是重复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
的重复消除了任何的画面中心，以至于没有一张画没有一条鱼居于统治地位；反过来，也没有一条鱼没有一张画居于次要地位，这是鱼的差异性游
戏，也是绘画的技术游戏。通过这种差异性重复的游戏，绘画转回到自身。而鱼的意义也在于它和其他鱼的对比和差异，它们类似于彼此的镜像，
相互差异性的反射：一条鱼之所以是它，就是因为它和其他鱼不同，就是因为它被画得不同，每条鱼都有自己的特异性，都靠自己的特异性而存
活。尽管都是死鱼，但是，每条鱼都奇特地显得活灵活现，每条鱼都是通过自己的死亡，都是通过自己的特异性，通过自己和其他鱼的差异性来展
现自己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试图通过绘画去探索死生的哲学问题，而是用死生的哲学问题去探讨绘画。绘画凌驾于哲学之上，也可以说，绘画和绘
画技术、绘画方式问题就是艺术家的生命问题——是在这个意义上，绘画凌驾于哲学之上。 

 

关于艺术家 

 
尤勇，1988年9月生于浙江温州。200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201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2021届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尤勇有着完整的学院体系教育背景，从央美附中、中央美院一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杨飞云的博士生，画风扎实，既有良好的绘画训练基础又有独特敏锐的绘画感觉。尤勇的绘画蕴含古典
精神又不失当下的鲜活，生动内秀的笔触色彩与温厚达雅气韵性情完美糅合。在绘画边界无限拓展的当下，面对诸多选择，尤勇善于思辨，有独立的眼光和内在的勇气，专注积累，不拘
泥一隅，不断追反思的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一条绘画道路。 
尤勇近年的展览包括：“尤勇个展”（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2022）；“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学术邀请展”（浙江展览馆，杭州，2021）；“中国艺术研究院教学成果展”（中
国国家博物馆，北京，2019）；“西去东来——中国油画院意大利、法国写生作品展”（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北京，2019）；“学而时习——尤勇个展”（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
北京，2019）； “超越语言——具象绘画在中国”（MEAM现代艺术博物馆，西班牙巴塞罗那，2019）等。他的作品也展出于中国美术馆、清华美院展览馆、江西省美术馆、岭南美
术馆、漳州市美术馆、内蒙古美术馆、包头美术馆、鄂尔多斯亚洲艺术节等。  
 


